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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女性与自然情怀
□ 刘莺 

当代作家中，迟子建的生

态作品引人注目。尤其是她的

“东北丛林”生态小说系列，

具有非常高的辨识度。其民族

地域元素的融入进一步丰富了

生态文学的内容，文质合一的

散文式书写技巧提高了生态小

说的艺术价值，重塑生态精神

的审美追求也提升了生态文学

的内在品格。她的长篇小说《额

尔古纳河右岸》，是其中的代

表 作。 这 部 作 品 于 2005 年 出

版，2008 年荣获第七届茅盾文

学奖，是当之无愧的生态文学

精品力作。品读《额尔古纳河

右岸》，可以读出迟子建作品

浓厚的自然情怀和坚定的生态

信仰。

小说以年过九旬的鄂温克

族最后一位女酋长为叙述主体，

用苍茫的北国森林、河流作幕

布，用狩猎民族百年兴衰作经

纬，以细腻、温情诗意的笔触

生动展现鄂温克族人在社会与

自然环境变迁中的生活智慧和

生命哲思。作品将“万物有灵”

的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态伦

理有机结合，创造了具有本土

特色的生态文学范式。

迟子建的创作承接本土生

态女性话语的写作实践，以文

学展开与现实、历史、生命的

对话，尝试在民族、民间文化

资源中掘进，寻找生态文明的

生长点。

一、女性与自然的同构：万

物有灵的生态宇宙观

在小说中自然万物闪耀着

灵性的光辉。开篇那句“我是

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

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

它们给看老了”，不仅确立了

叙述者的主体地位，更暗示了

女性与自然之间那种近乎神秘

的亲密关系。这种叙事策略将

性别身份与族群身份重叠编码，

也是将人类生命历程纳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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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的哲学思考。

在叙述者的回忆中，女性与

自然的同构关系贯穿始终。小说

以大量篇幅描写自然之美，大兴

安岭的茂密丛林“物产富饶，延

绵数里”，是哺育鄂温克人的“伊

甸园”。而女性在这种自然环境

中呈现出鲜明的“自然化”特征：

她们敬畏自然，与山林、驯鹿、

河流保持着血脉般的联系。叙述

者“我”熟悉森林中的每一种植物，

懂得驯鹿的习性，能够从风声、

水声中解读自然的讯息。

在 女 性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上，

迟子建用比喻和拟人的手法为女

性和自然建立关系。这种女性与

自然的同一性，恰恰是对父权制

将女性等同于自然进而贬低二者

的文化逻辑的反驳——迟子建将

这种同构转化为肯定性力量，使

女性的生命经验成为通达自然之

秘的途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驯

鹿意象，更是女性与自然同构的

集 中 体 现。 驯 鹿 被 鄂 温 克 人 视

为“神赐予的”生灵，“没有它

们，就没有我们”。而女性与驯

鹿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缘关系：

女性负责照料驯鹿，鹿奶是“清

晨时流入我们身体的最甘甜的清

泉”。这种日常的、身体性的联

结，使女性的生命节律与自然的

节奏融为一体。叙述者以女性特

有的细腻笔触描摹驯鹿、山林、

河流，将生态意识内化为叙事的 

血肉。

女性与自然最大的共同点是

孕育生命。在迟子建的笔下，额

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不是静态的

背景，而是具有主体性的生命共

同体。每一座山峰都拥有独特的

体态与性格，雷电是天在咳嗽，

清风流水是医生，这种叙事框架

赋予自然以人格化尊严。当尼都

萨满为震慑日本人跳神而亡时，

作者写道：“山风掠过希楞柱的

尖顶，发出类似呜咽的声响”。

自然元素成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

与参与者，形成天人感应的叙事

张力。

这种万物有灵的生态观具象

化为鄂温克人的生存法则：狩猎

后必为动物举行葬仪，驯鹿啃食

苔藓时“总要留下继续生长的空

间”，搬迁时仔细抹去人类痕迹。

这些禁忌不是迷信，而是通过仪

式化行为建立的生态伦理。作品

中反复出现的“风葬”仪式最具

象征意义。鄂温克人将死者置于

四棵相对的大树间，任其自然风

化，让身体“像树叶一样飘落”，

这是一种回归自然的独特丧葬方

式。

二、女性主体的觉醒：两性关

系的重构

鄂温克女性在作品中呈现出

惊人的生命韧性。依芙琳直率反

对日本侵略，玛利亚在丈夫死后

独自抚养孩子，萨满妮浩以母性

牺牲践行神性职责，这些女性突

破了传统叙事中“弱者”的印象。

当妮浩最后一次跳神时，“神鼓

声与雷声交织”，她的身体成为

连接天地能量的导体，完成了从

个体悲剧到生态英雄的升华。迟

子建通过女性群体的塑造，构建

了一个拒绝父权制等级的扁平化

社会模型。

鄂 温 克 族 承 认 男 女 生 理 和

心理上的差别，根据不同特点各

司其职：男人主要负责狩猎，女

人则负责处理猎物、制作生活器

具及照料驯鹿，男女分工明确，

但这种分工并非等级化的，而是

自然法则下的角色共生。小说中

的叙述者与两任丈夫的关系构成

了辩证统一的“自然共同体”。

第 一 任 丈 夫 拉 吉 达 不 忌 讳 猎 人

打猎时带女人跟随的禁忌，常常

带着“我”一起打猎，让妻子参

与传统男性领域；而“我”用熟

皮制船，管理营地，“我”的劳

动被丈夫视为维系族群存续的核

心，而非“次要劳动”。这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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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消解了“主导－从属”的性别

权力结构，彰显了“差异即价值”

的自然智慧。第二任丈夫瓦罗加

的 婚 姻 选 择 更 耐 人 寻 味。 作 为

外族酋长，他为爱情迁居“我”

族后，甘居副位辅佐。他的爱情

宣言是：“我是山，你是水。山

能生水，水能养山。山水相连，

天地永存。”叙述者的弟弟鲁尼

与妻子妮浩的爱情故事也十分动

人——一生守护践行爱的炽热承

诺。这种两性关系观蕴含着深刻

的生态智慧：它不是取消差异的

同一，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

寻求互补与和谐。

三、女性在文明冲突中的反思：

现代性困境的生态解药

《额尔古纳河右岸》不仅是

对原始生态与两性和谐的诗意呈

现，更是一部记录鄂温克族从传

统社会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沧桑

史诗。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女性

既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又是时

代变革的亲历者，她们的身份认

同与自我意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

林业开发带来的伐木声打破了森

林的宁静，公路的修建割裂了驯

鹿的迁徙路线，定居政策瓦解了

传统的“乌力楞”组织。女性与

自然的古老纽带被现代性暴力斩

断，她们既失去了与自然的精神

联系，也难以在新的社会秩序中

找到位置。

书 中 鄂 温 克 族 不 断 被 借 助

“现代文明”来解救他们的外人

视为原始野蛮的群体。这种文明

的入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伐

木、学校、粮店等现代设施改善

了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它们也

摧毁了鄂温克人的文化根基。当

年轻一代纷纷下山定居时，叙事

者感叹：“没有路的时候我们会

迷路，路多了我们也会迷路。”

这种精神困境揭示了现代性发展

悖论——科学技术进步在某种情

况下反而会导致精神世界的匮乏

和迷失。

迟子建通过“驯鹿叙事”完

成对现代性的批判。驯鹿作为鄂

温克人的精神图腾，在作品中逐

渐失去生存空间。当最后一群驯

鹿因误食塑料袋而死亡时，作者

写道：“它们的眼睛里映着城市

的灯光。”这个充满隐喻的场景

暗示，现代文明正在用消费主义

毒害自然灵性。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老萨满安草儿始终与驯鹿同

吃同住，他的存在证明人类可以

保持与自然的原始契约。

作品的结尾极具象征意义。

当 所 有 族 人 迁 往 山 下 时， 九 十

岁的叙事者选择留在山林：“我

是 雨 和 雪 的 老 熟 人 了。” 这 种

坚守不是对现代的简单否定，而

是为失序的世界保留生态伦理的

火种。当依莲娜的绝笔画作《祈

雨》被河水带走时，作者写道：

“画中的妮浩正在跳舞，雨丝从

她的指尖落下。”这个开放结局

暗示，生态女性主义的救赎之路

在于回归自然本真。同时，在这

个科学技术理性统治的时代，作

品仿佛在警醒我们：真正的文明

进步不在于征服自然的深度，而

在于理解自然的广度；不在于物

质积累的高度，而在于精神觉醒

的纯度。

叙述者在小说结尾走出希楞

柱，在月夜下听到隐隐约约的鹿

铃声由远及近，这铃声是对逝去

岁月的挽歌，也是对未来可能性

的召唤。迟子建用女性的声音告

诉我们：我们或许还有途径找回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

的古老智慧。

（作者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

传教育中心）


